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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16 日，学校举行高三 26
班林嘉文同学的第二本历史专著《忧乐为
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一书出版座谈
会。

座谈会上，崔人杰、林嘉文分别就本书
成书和写作情况作了说明，与会专家交流
了阅读意见，一致认为该书具有一定的学
术水准，一个中学生能有这样史学功底实
属罕见。著名历史学家、宋史大家李裕民
教授认为林嘉文同学是他见到的解放以后
最年轻的具有学术研究能力和水准的作

者，并鼓励林嘉文同学再接再厉，
能够在日后的学术道路中取得更
大成就。

同时，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林嘉
文同学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学校
的宽松自由的学习氛围、高远卓越
的育人理念以及教师的支持鼓励
密不可分，纷纷对西安中学在素质
教育上取得的成就表示认可和期
许。李裕民教授与曹伟院长还与
西安中学的校领导及各位老师交
流了关于中学教育的一些看法，指
出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衔接中能
够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并希望能够
加强中学与大学之间的交流与联
系，以帮助中学生发现兴趣、开阔
视野，为以后的幸福人生打下坚实
基础。

林嘉文系高2016届学生。因为撰写出
版历史著作——《当道家统治中国：道家思
想的政治实践与汉帝国的迅速崛起》一书
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同学们
戏称他“林老师”。《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
庆历新政》为其第二本新作。

林嘉文对史学的兴趣早在念小学时就
已养成，他研究历史并没有家学渊源的背
景，而是完全凭借个人的喜好走上了读史
写史之路。追溯他的读书历程，最突出的
两个字莫过于“勤奋”。从小学三、四年级

就开始阅读一定量的通俗书，到上初中后
开始逐渐阅读严谨的学术著作，再到如今
扎身于基本的文献典籍，庞大的阅读量始
终是令他在同龄人当中显得与众不同的基
础与前提。

李裕民教授破例为书作序：读一读林
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完全符合学术规
范，言必有据，注文长达6万多字，占全书五
分之一以上。博览群书，引证古籍127种，
今人论著311种，其中外国著作四十余种。
充分吸收了国内外有关范仲淹庆历新政的
成果，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作了认真的分
析，提出取舍意见。其治学态度是严肃认
真的。其水平放诸当今有关范仲淹庆历新
政较为优秀的论著之列，也是当之无愧的。

说实在的，我对当今史学界存在的粗
制滥造成风、学术垃圾成堆的现象十分担

忧，颇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当我看到年
轻中学生林嘉文的新作，令我确信，不可小
看年轻一代，他们中间是有好苗苗的，衷心
希望好苗苗茁壮成长，成为学术界的新
星。我一向不愿为年轻人的书作序，我的
硕士生、博士生修改论文后出书，请我写
序，都拒绝了，而今自破其例，为了鼓励这
位年轻人，我欣然答应作序。

山东大学教授范学辉认为：范文正公
有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此庆历诸公之真精神，一传为王荆公、
张横渠、二程子之“为生民立命”、“为万世
开太平”，再传为朱晦翁、陆象山“以身任
道，舍我其谁”，三传为王阳明、东林师友

“冷风热血，洗涤乾坤”，遂为我中华文化不
朽之魂魄。吾友林嘉文君，骋少年高才，挥
如椽大笔，所撰高文大着《忧乐为天下：范
仲淹与庆历新政》，表彰文正诸公之大功
业，弘扬其真精神，于当今之世，又岂止有
功乙部也哉！林君志向高远，更得硕德名
儒真传，精进不已，臻于学术高峰，必矣！

会后，三秦都市报和华商报记者对他
进行了专访，华商报以《17岁高考少年出学
术著作 大学教授赞他是玩的高手》为题
进行专题报道，并被新浪网等各大网络媒
体转载。具有较高学术思想影响力的澎湃
新闻网以《高中生出历史专著，学者赞“解
放手最年轻的具有研究能力作者”》为题进
行专题报道，并被全国各大网络媒体转
载。微信陕西师范大学公众号、“中古史研
究资讯”平台也竞相报道。三秦都市报以

《西安 17 岁中学生 40 万字宋史著作出版
史学名家为其点赞》为题进行报道，人民网
等各大网络媒体全文转载。

（张莉 刘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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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学生林嘉文再出历史专著获赞

从小到大，只要在应试体制下的成绩不
出太大问题，父母一向全力支持我的兴趣，无
论是购置很贵的大部头古籍，还是送我参与
活动，他们都没有意见。我家住西安北郊，经
常要跨大半个城市去陕师大长安校区查资料
或者听报告，父母对此从来都不打绊子地配
合。学校对我也比较宽松，有时我跟老师讲
自己赶稿紧张，偶尔请上半天假，班主任也就
批了。高一时的历史老师刘雅雯与我亦师亦
友，甚至友的关系更重一点，以致我从不叫她

“老师”。我是她师范本科毕业后带的第一届
学生，刘雅雯很保守，但同时单纯且理想主
义，这时常让偶感疲于世俗交际的我感到惭
愧。高二、高三的历史老师刘文芳被我叫作

“刘姐姐”，其实她快五十了，我从不会故意发
难于学校的老师，但“刘姐姐”偶尔打趣说自
己讲课很怕被“林老师”挑错。我的学术训练完
全是在中学教育以外自成的一套，然而父母、师
友、学校给予我的宽容还是起了些作用的。

一般人都认为我对历史有浓厚兴趣，过
去我自己也认同这样的看法，但后来一度怀
疑自己，就是我突然不清楚什么样的感受叫
真正喜欢历史，进而怀疑自己的选择。对学

术体制和学界生态有所了解之后，我不知道
我该不该动摇自己的选择。那段时间我虽然
坚持学习，但跟别人说起这个学科，总有点菲
薄之意，以致文理分科的时候，同学如果问我
选哪科，我都跟他们讲选理科好，当他们反问
我为什么选文科时，我就说自己在这方面有
了一点积累，不想重头再来。后来自己想明
白，即使弄不清是不是喜爱史学，几年来我也
把它当作一份熟悉的工作习惯下来了，因为
当初与史学结缘本就不是为了猎奇，而是潜
移默化自然而然的。我现在很满意自己这种
把史学研究当日常工作去习惯的状态，很多
人看起来狂热地热爱历史，这样的人若是孩
子，那他可能只是热爱故事；要是稍微大一点
的人，那他可能喜欢的只是他想象中的学问
和学界。总之，真实的学术生活十有八九会
让他们尴尬，而我有颗平常心，可以处之坦
然。另外，我也不用像一些学历史的人遮遮
掩掩、底气不足还得对别人吹捧自己的志业
有用，那样子有点窝囊。史学就是纯粹的，它
那点现实功用比不过专精的各门社会科学，
坦白史学的无用，那才是真正克服了心中的
不自信。

这番思想开悟几乎和我撰写两本著作同
时。上高中前撰写的《文景之治》纯粹是闲读
史汉的意外之笔，后来更名为《当道家统治中
国》出版——那个关于道家的卖点是出版方
提炼的。我在学术兴趣上没有过大的转向，
第一本书之所以会是秦汉史方向，一是因为
此前积累了一些读书时写下的散漫的小随
笔；二是觉得对自己的专业方向应该认真严
谨一些，过早出书可能会被人们觉得功利毛
躁。我那时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积累，小学
毕业后读韩兆琦注本的《史记》，觉得楚国的
政治文化及整个战国时代的历史特征对秦汉

之际的历史发展有影响，认为刘邦灭楚算是
帝制取代战国贵族政治的“二次革命”。后来
为写历史随笔去看田余庆先生的《说张楚》，
这才发现自己少时浅薄的想法，竟也与学术
大家的名篇有少许的偶合之处。
2014年6月，《当道家统治中国》出版，我提出
拒绝配合出版方和学校的任何宣传，并要求
隐瞒年龄、不要炒作。其实《忧乐为天下》出
版后的舆论反应，完全合乎我高一出《当道家
统治中国》时的担忧，从初中起就熟悉网络舆
情的我太容易想到如今的社会上很多人不太
欢迎别人的年少成名，大家对年少有才华的
人并不看好，会顺理应当地认为其中有作假，
或者想当然地料定别人会“伤仲永”。我那时
已未卜先知地畏惧媒体的压力以及被捧杀的
可能了，所以实在不愿让自己白白成为这些
舆论泡沫下的牺牲品，不想自己宁静的读书
生活被打扰。更何况，《当道家统治中国》是
我自己都觉得有不少遗憾的通俗随笔，所以
更不愿炒作了。我为我当时自私的选择而对
读客公司和西安中学都感到抱歉，以致出第
二本书时我没再好意思推脱出版座谈会。

受到对自我价值的困惑，加上高中学业
的负担，还有我一向糟糕的身体状况，去年夏
天我为《当道家统治中国》的出版丝毫高兴不
起来。去年暑假集中撰写、修改《救斯文之
薄》时，身心压抑感极强。之所以在写完《文
景之治》后又有写《救斯文之薄》的愿望，是发
现自己能出书以后，为自己没能以学术书的
形式展现自己在宋史和西夏学方面的学术能
力而遗憾。由于不是自费出版，后来在注释和
绪论（即出版稿的附录1）上不得不作出妥协。

快年底的时候交了“齐清定”稿，今年1月
又为《中华好故事》的事去杭州，看着我们学
校三个选手在录制现场的志得意满，并最终
赢得冠军，我真为那股少年英气感到高兴。
但是另一方面，从他们身上我好像看到了我
的过去，我也曾在年少轻狂的时光里贪恋过
这种张扬外向而为我换得的诸多溢美，曾陶
醉于在别人面前滔滔不绝、纵论古今，可是自
打上了初中，我渐渐沉默，变得难以因别人的

夸奖而获得欣悦的感觉，甚至会为自己出了
书而感到焦虑，害怕曝光。随着知识的积累，
我反而越发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我无法伪饰
自己，在被谬赞时感受不到心安理得。那段
日子里灰心的样子看似高傲，其实本质上是
一种偏向于消极、压抑的冷静，一如苏舜钦的
诗，“青云失路初心远，白雪盈簪壮志闲”，看
似有淡然的豁达，背后何尝没有失望与苦
闷。但就在我在杭州那几天，我看着三个几
乎与我差不多同龄的学生的兴奋、狂喜，不禁
畅想起他们的未来，他们会不会重蹈我的心
路？我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自己往昔的
经历，突然明白应该怎样正视过去的这些感受。

在《救斯文之薄》基本完稿后，我即抓住
高二紧张的空闲时间计划起为自己补充新的
知识，在李范文先生的一再叮嘱下，我开始自
学音韵学。又受好友王荣飞兄的影响，更重
要的是李裕民先生也有这样的建议，我亦开
始旁及一些藏学的知识，以今日为明日的起
点。虽然自己不是罗福苌那样的天才，但前
辈学人也有不少都是很早起步的，我无非是
没有依从现代社会里很多人的观念，并未以
年龄和身份限制自己学术进步及社会交往的
可能，可谁又能说那个熬过中小学12年教育
才能触碰学问的教条规则一定对呢？

（转自澎湃新闻）

坦白即克服坦白即克服
林嘉文

林嘉文和李范文先生合影

书房一角

编者按：林嘉文出版第二本历史

专著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称赞和

质疑的各种声音都有，为此，澎湃新闻

独家刊出《出历史专著的高中生释疑：

家里无背景，深知年少成名的压力》一

文，由林嘉文自己撰文，讲他从百家讲

坛结缘史学，随着知识的积累确定学

术研究方向的过程以及自己的一些思

考。这里转发其中一部分，让我们一

同分享林嘉文的思考与感悟。


